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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804–812這批「藏家精品」，也許大家乍看之下不以為然。是的，因為細微之處正需心思縝密者放慢腳步，仔細端詳。


一個木座就如女士腳踏一對合適的鞋，能修飾線條，呈婀娜多姿體態，不過站得穩固及安全性更顯重要，常見歌影巨星們腳踏五六吋高跟鞋，雖星光熠熠，卻險象環生，這是同出一轍的道理。「父親教導我，木座不應喧賓奪主，而是襯托之用。」一位數十年經驗的木座師傅語重心長地說。的確，「牡丹雖好，也要綠葉扶持」，千萬不要輕視木座架的重要性，雖是配襯卻重要，一個線條流暢、大小吻合、造型典雅、座腳平穩的好木座現今並不多見，這亦不是今天依靠一些機械所製組合而成的木座所能相媲美，若配襯不佳則如畫蛇添足，適得其反。


這批藏品的木座製造時期均是數十年前出自香港老師傅的手藝。五六十年代的逃亡潮，北方許多工藝師傅紛紛出走來到香港，當時上海木座工藝師傅亦隨之而來，帶領香港木座架手工業蓬勃發展。這位經驗老到的木座師傅看見此批藏品時，歡欣雀躍的臉龐上卻添數分黯然惋惜，小小的木座在他粗糙的雙手下輾轉翻動，驚嘆不已，但亦慨嘆現今注重及欣賞木座的人少之又少，木座工藝亦漸式微失傳。在師傅的循循善導下，我開始學懂了怎樣去欣賞一件木座：木座由上而下大致分面子、縮腰、肩膊、肚身、座腳五個部分，好的木座每一部位均設計細微，絲毫不馬虎，面子的大小必須能穩藏擺設之物，太淺會浪蕩而出危險，太深則有沉落感，面積的大小需考慮木頭因歲月膨脹縮細而產生變化，初製成時天衣無縫，可能他日會因收縮放置不下，甚至被木座逼裂陶瓷器底邊的腳位。肩膊順而滑下再彎內而入，線條流暢，故有「美人肩」的比喻，肚身闊度的比例應較主題擺件微小，比例稍一偏差，則給人頭重腳輕或頭窄下肥的感覺，座腳當然要穩而固之，若在木座起一條幼幼的影線，便能產生勾勒木座輪廓的作用，經驗稍淺的師傅打磨時很容易便把此線也一同磨平，符合以上所述的木座便稱為「有樣子」。編號806、807的座腳設計稱為「朝陽撇腳」，意思是伸展向外，朝向陽光，在角位拉出如意紋飾的造型，生色不少。


除木座外，這批藏品的錦盒造工稱得上一流，織錦布料質量堅韌，昆蟲也咬不動，故數十年來仍絲面光滑完整如初，錦布下的木板堅硬不變形，打開盒蓋，可見微泛黃的白布裹著厚厚的棉花，瓷器安然地躺臥在棉花保護之中，木盒還為「骨子」的木座同設藏身之所。


欣賞完這批藏品後，不得不佩服這位收藏家的心思細密和高雅品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risty)





看似平凡不平凡





三年前，有位書畫家在普藝拍得「清遊會」仝仁合作《黃花晚節圖》，如獲至寶，友好請求割愛，均一一婉拒。


此畫由高劍父、容祖椿、陳樹人、張純初、羅仲彭、黎慶恩、譚澤闓合作於陳樹人之香江萬松坊，時值黃花之令節，諸子遊青山興致所作，寥寥數筆，卻各顯神彩。妙在小小空間有五處題詠，非但不奪畫之神韻，更能以書入畫，相得益彰，令人讚嘆不已。


畫中作者均為該買畫者之師門前輩，倍感親切，故作詩詞四首附和暢懷，更以身為嶺南畫人而自豪！


今見普藝343期拍品中有幅胡春堂《蘭石圖》(編號11)，與《黃花晚節圖》實屬異曲同工，更感前人才藝之非凡。


胡春堂自題曰：「此畫向非余心所喜者，已置於故紙堆中，筱泉偶然撿出粧裱成軸，囑為署款，余維此畫之工拙在所不計，獨羨其遭遇之隆也，於是樂為之書。乙酉(1885)歲莫，胡照並識。」來龍去脈，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
再有蕭馥常、符子琴(1840-1902)、楊文桂(湘舲)、梁鼎芬(1859-1919)、潘光瀛(1838-1891)、何桂林、江都炳(少蕃)、潘飛聲(1858-1934)八人題詠畫中，詩詞歌賦，各展所長；經營位置，各施各法。


尤為特別的是，梁鼎芬斜書題於奇石中，調寄采桑子：「一夢雨瀟湘意，別有幽花，絕代容華，石骨崚嶒合偶他。騷心俠氣雄曾侶，鐙景紅紗，詩思青霞，半晌銷魂附書入。」


另有梁鋆、劉仕焜、潘寶珩三人在畫作右邊裱工處題跋，梁鋆更將「(筱泉為謝)少溪翁第十一郎，(家中)養蘭數百俱佳品，胡春堂在其水亭當畫師西席久矣…」等昔日背景史料展現眼前。


《蘭石圖》並非大家巨製，然而，作品集十一位清末名士翰墨於一紙之中，其命運連胡春堂自己都羨慕不已，箇中珍奇與趣味更非一時半刻可以完全品賞得到，實亟待有心人士一一解讀！                  (平山人)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書畫合璧相益彰，詩詞題詠顯功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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